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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市 

这个小城很小，几乎看不见。它名为城市，其实，如

果说它象城市，那么，很糟的乡村就也象城市了。即使您

是瘸子，走路拄着拐杖，也只要十到十五分钟，或者更少

一点时间，就可以把这块地方前前后后走遍。所有的小屋

都很差，很旧。任何一所房屋您都可以花一枚十五戈比银

币买下，分三期付款。城里的居民，您扳着手指头就能数

清楚：市长、警官、神甫、教员、助祭、在防火的了望台

上走来走去的人、诵经士、两三个市民、两个宪兵，除此

以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人了。女性倒有很多，不过话说回来，

统计学家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把女性计算在内的（统计学

家们知道，母鸡算不得家禽，雌驹算不得马，军官的妻子

算不得太太⋯⋯）。外来的人却多得不得了：邻近的地主

啦，别墅的主人啦，暂时在此地消夏的炮兵连中尉啦，邻

村那个头发很长、身穿酱紫色法衣、男低音歌喉类似河马

吼声的助祭啦，etcetera。天气平平常常。不时下一点雨，

弄得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有点扫兴。空气清爽。此地倒没

有莫斯科城里那些气味。到处弥漫着树林、铃兰、松焦油

的气味，此外好象还略有畜栏的气味。重商主义精神从一

切小巷、缝隙、角落里发散出来。不管您往哪儿走，到处

都是售货棚。大街两旁，从街头到街尾，排列着两行售货

棚。大街尽头是一个广场，也挤满售货棚。村妇们在教堂

的院子里卖葵花子。就连树上的苹果也找不到可以掉下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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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空地。车队，马匹，奶牛，公牛犊，乳猪，多得吓死人！

男人很少，可是女人⋯⋯女人呀！！各处都挤满女人。 

她们都穿着红色连衣裙，套着黑色棉绒短上衣。她们

人数那么多，挤得那么密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消防队“全班

人马”尽可以放心大胆从她们头顶上开过去哩。 

醉醺醺的人（唉！）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倒很少。空中充

满不停的吵嚷声、尖叫声、呼啸声、破裂声和牛羊的叫声。

闹声那样嘈杂，倒好象在造第二座巴比伦高塔似的。 

市民房屋所有的窗子都开着。从那儿望进去，可以看

见茶炊、缺嘴的茶壶、市民们那些鼻子发红的脸庞。他们

的熟人站在窗外，手里拿着买来的东西，在抱怨天气。穿

酱紫色法衣的助祭，头发里夹着麦秸，跟所有的人握手，

大声说话，嗓音响得人人都能听见：“您好！荣幸地祝您

过节好！哦⋯⋯什么？！！” 

男性成群地围着马匹和奶牛。那儿的生意是按几十卢

布，甚至几百卢布成交的。做马生意的大商家，不消说，

是茨冈。 

他们赌咒发誓，口口声声说情愿蚀掉血本。马匹买卖

的成交要借助于长衣襟，由此可见，凡是衣服没有长衣襟

的人既不能卖马，也不能买马。马匹大多是干粗活的，属

于普通的品种。 

女性把出售各色布匹和蜜糖饼干的货棚围得水泄不

通。 

不讲情面的时间已经在蜜糖饼干上留下烙樱它们布

满甜食的锈菌和绿霉。您自管买蜜糖饼干，不过请您务必

叫它离嘴远一点，要不然可就要倒楣！关于干瘪的梨和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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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也可以这样说。那些不幸的面包圈上盖着粗席，也蒙

着灰尘。可是女人们满不在乎。反正肚子又不是镜子。 

男孩们见到出售玩具的货棚便纷纷围上去，就连苍蝇

见着蜜汁也不见得能围得那么密。他们身边却一个钱也没

有。 

⋯⋯他们站在那儿，眼巴巴地盯紧假马、假兵和白铁

做的小手枪。常言说得好：可望而不可即。有个胆大的孩

子拿起鸟笛，放在手里握一忽儿，转来转去看一阵，吹得

吱吱地响，然后放回原处，于是心满意足，擦擦鼻子。象

这样的货棚没有一个不是挤满二三十个孩子的。他们站在

那儿，往往一连看上两三个钟头，真是有耐性极了。不管

您给哪个费玖希卡、彼得、瓦秀特卡买上一支小手枪或者

一只生着牛脸而背上有黑色条纹的假狮子，您总会给他心

里注满无限的喜悦。 

小女孩们从男孩们的胳膊肘后面探出头来张望。她们

的注意力也被小马和穿着纱布小裙子的玩偶吸引祝您还

会看见孩子们围住卖冰激凌的小贩，其实他们卖的“白糖”

冰激凌是很次的。谁手里有一个小钱，谁就凑着绿色小杯

子吃起来，吃得很久，津津有味，慢条斯理，从容不迫，

不住地舔嘴啧舌，把手指头吮了又吮，唯恐放过这幸福的

时刻。他一个人吃，可是总有二十来个没钱的孩子站在四

周，摆出“立正”的架式，眼热地瞅着走运的孩子的嘴。

那一个呢，一边吃一边装模作样。“彼得，给我⋯⋯吃一

匙吧！”一个小姑娘盯住走运的孩子的右手，哀叫道。 

“躲开！”走运的孩子说，把他手里的绿色小杯子捏

得更紧了。“彼得呀！”一个男孩，戴着父亲的大帽子，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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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道。“你借给我点！” 

“借什么？” 

“白糖冰激凌埃稍微给我点吧，”他顿一顿。“你肯给

吗？ 

你给我一匙好了。往后我就还给你五个羊拐子。” 

“躲开！”走运的孩子说。 

幸运儿吃完他那杯冰激凌，把嘴唇舔了很久，从此以

后很久很久都忘不了白糖冰激凌。 

啊，要是有钱就好了！！你们，五戈比铜币和十五戈

比银币，都在哪儿呀？戴着父亲的帽子在市上走来走去，

看这样，听那样，摸这个，闻那个，同时身边却连一个小

钱也没有，这是再糟糕、再难受、再恼人也没有了。可是

费玖希卡或者叶果尔卡，却能花一个小钱买冰激凌吃，或

者买一管小手枪，砰的放一枪，声音响得人人都能听见，

或者花一枚五戈比铜币买匹小马，那是多么幸福啊！那是

很小的幸福，小得几乎看不见，可是就连这点幸福也得不

到呢！ 

龇着牙笑的人、喝醉酒的人、在市上无事闲逛的人，

都想到演戏的棚子里去。剧院有两个。它们座落在广场中

央，互相挨着，看上去灰溜溜的。棚子用木棍和潮湿粘滑

的坏木板搭成，外边蒙一层破布。棚顶上补丁压补丁，线

缝挨线缝。寒酸极了。几根梁木和几块木板胡乱搭成房外

的露台，上面有两三个小丑站着，逗下边站着的观众发笑。

那是些最不苛求的观众。他们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真有什

么可笑的，而是因为看见小丑理应大笑。小丑挤眼睛，扮

鬼脸，装洋相，可是⋯⋯唉！所有我们那些普希金时代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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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普希金时代的舞台祖宗们早就过了时，很久很久以前就

完成任务了。从前那年月，他们的杰出人物传播过辛辣的

讽刺和海外的真理，然而现在他们的诙谐却弄得人莫名其

妙，才能的贫乏不亚于棚子设备的寒酸。您一面听，一面

觉得恶心。在您面前表演的，不是流浪艺人，而是两条腿

的饿狼。驱使他们向缪斯求援的是饥饿，而不是别的什么

东西。他们饿极了！他们饥肠辘辘，破衣烂衫，神色憔悴，

面带病容，身体消瘦，不住在露台上扭动身子，竭力做出

一脸的傻相，好让场子里多添一个龇着牙笑的人，因而多

得一枚十戈比硬币。结果他们做出来的却不是傻相，而是

庸俗的脸相：那是把冷漠的神情和矫揉造作、习以为常、

什么感情也没表达的怪相混在一起的杂拌。 

他们挤眉弄眼，打耳光，互相捶脊梁，对观众说些狎

昵的话，学着京城里人的音调⋯⋯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您不要去听他们的话。那些艺人饥寒交迫，讲出来的话不

是出自灵感，也不是根据事先想好的、目的明确的提纲。

他们的话毫无意义。他们讲起话来扭扭捏捏，大概也就是

因为这个缘故，观众才报之以笑声吧。 

“立正！” 

“我不是玛丽雅·彼得罗娃，而是伊凡·费多塞耶夫。” 

这就是他们诙谐的例子。常言道：“小丑和孩子有的

时候会说出真理。”不过，必须承认，小丑也得有天赋才

不至于老是胡说八道，才会有的时候说出真理来。可敬的

观众看啊看的，扬声大笑。不过观众是可以原谅的。他们

没见过更好的表演，再者他们总想笑一常他们吃过很差的

蜜糖饼干，又有空闲的时间，再加上带着几分“醉意”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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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缺的只有大笑一通了。您只要给他们点刺激，他们就会

笑起来。 

这样的游艺场有两家。这两家，每刻钟有一次精彩的

演出。每天傍晚都有特殊节目，美妙绝伦。让我来描写一

下这样的演出吧。 

最精彩的演出总是在艺人离城前夕举行，那是集市过

后第一个星期日。演出的前一天，小丑们在城里分发戏报

（手抄的）。他们也发给我一张。 

下面就是那张戏报的内容： 

在某某城公演兹经当居批准在某广厂举行胜大演出

有体操及武术节目由尼·格·勃游艺班公演计有体操武术

讽刺歌曲两慕哑剧等。 

（一）各种磨术或戏法惊人而有趣手脚灵巧共二十节

目由丑角乌罗别尔特主演。 

（二）窜跳飞跃空中惊险节目由小丑多别尔特及幼童

安德里亚斯·伊万孙主演。 

（三）英国无骨人又名象胶明四肢柔刃如象胶。 

（四）滑鸡歌曲由伊万孙·捷罗哈幼童演唱。 

（节目繁多不及背载） 

每晚九时开演票价 

座位 

头等座五十戈比 

二等座四十戈比 

三等座三十戈比 

四等座二十戈比 

普通座十戈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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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戏报作了删节，不过一个字也没增添。 

上述那场演出，当地所有的要人（区警察局长全家、

调解法官全家、医师、教员等，一共有十七人）都光临了。

当地知识分子讲一阵价钱，只花二十五戈比就买了头等座

的票。 

戏票由班主，一个相当典型的人物，亲自售卖。他是

格拉切甫科和玖柯甫科之类地方常见的那种班主。我们付

完钱，走进去，在头等座上坐下。观众不住涌进来，场子

里挤满人。游艺场内部简陋极了。一块一俄丈见方的破旧

印花布，算是舞台幕布，同时又充当舞台布景。代替枝形

烛架的，是四支蜡烛。艺人们不辞辛劳，执行演员、验票

员、警察的任务。他们对各种工作都精通。乐队最为出色，

坐在右边长凳上。乐师一共有四位。有一位拉小提琴，声

音刺耳，另一位拉手风琴，第三位拉大提琴（琴上只有三

根弦），第四位打小鼓。他们大部分时间演奏曲子《射击

手》，信手胡拉，荒腔走板。小鼓打得出神入化。他用手

打，用胳膊肘打，用膝盖打，甚至差点用脚跟打。他显然

打得津津有味，感情激动，专心致志。 

他手打鼓面，灵活得出奇，手指头跳动不停，打出来

的调子连小提琴手也摸不着头脑。似乎他那只手在绕着一

个纵轴和一个横轴活动。 

开演之前，一个穿农民式厚呢长外衣的人走进场子里

来，在胸前画个十字，到头等座位上坐下。小丑走到他跟

前。 

“劳驾，坐到普通座位上去，”小丑要求说。“这儿是

头等座位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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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躲开！” 

“为什么您坐在这儿不动，象熊似的？您走开。这不

是您的座位！” 

穿厚呢长外衣的人毫不动心。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，

不肯让出座位。 

魔术开始了。小丑向观众要一顶帽子。观众不肯给他。 

“好，那就连戏法也变不成了！”小丑说。“诸位先生，

谁有一枚五戈比铜钱？” 

穿厚呢长外衣的人拿出一枚五戈比硬币。小丑演完魔

术，交还那个硬币，可是一转手却把它藏进衣袖里。穿厚

呢长外衣的人吓坏了。 

“喂，你那个⋯⋯等一等！你，老兄，可别变戏法！

你把钱给我！” 

“有人想刮脸吗，诸位先生？”小丑高声叫道。 

有两个男孩从人群里走出来。他就拿过脏被单来盖在

他们身上，然后涂抹他们的脸，给这一个涂上煤烟，给那

一个涂上浆糊。对观众用不着讲什么客气！ 

“难道这些人也算是观众？”班主的妻子叫道。“这

都是些该死的家伙！” 

演完魔术就是柔软体操，附带演一个莫名其妙的“惊

险节目”。随后有个姑娘，是大力士，用辫子曳起一个不

知多少普特重的东西。演出中间，场子里出事了：有一面

墙倒下来。临到结尾，整个场子都塌了。 

总的说来，演出留给人的印象淡而无味。倘使集市上

没有游艺场，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也不会有多大损失。流

浪艺人已经不再是艺术家。如今他们在骗钱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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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人的游艺场旁边有一架秋千。您付出一枚五戈比硬

币，秋千就一连五次把您举得高过一切房屋，一连五次放

下来。小姐们觉得头晕恶心，村姑们却感到美滋滋的。

Suumcuique！ 

婚前 

上星期的星期四，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在她可敬的父

母家里被宣布为十四品文官纳扎利耶夫的未婚妻。订婚典

礼办得再体面也没有了。来宾们喝掉两瓶拉宁牌香槟酒和

一个半维德罗的白酒。小姐们喝光一瓶拉斐特红葡萄酒。

未婚夫和未婚妻的爹娘都在恰当的时候哭了一场，未婚夫

和未婚妻都欣然接吻。一个八年级中学生所致的祝词里有

这 样 的 外 国 话 ： “ Otem-Pora,omores ” 和

“Salvete,bonifuturiconjuges！”而且念得很漂亮。生着棕

红色头发的万卡·斯梅斯洛玛洛夫正等候抽签，干脆丢下

正事不做，这天拣个最适当的时候，“抓紧机会”拉开架

式，大演可怕的悲剧，揉乱大脑袋上的头发，用拳头捶膝

盖，大叫一声：“他妈的，我爱她，爱她呀！”这一下逗得

姑娘们乐不可支。 

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惟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，才显

得出众。她的智慧谁也没见识过，谁也不知道，因而关于

这一点，也就无话可说。她的外貌极其平常：鼻子象爸爸，

下巴象妈妈，眼睛象猫，胸部也不怎么起眼。弹钢琴她是

会的，可是要按乐谱弹就不成了。她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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饭，天天穿着束腰的紧身衣，遇到持斋的日子吃不来素食，

认为会用В这个字母就是天大的学问。人世间她最喜爱的

莫过于体态端正的男人和罗兰这个名字。 

纳扎利耶夫先生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生一张任什么

表情也没有的白脸，头发卷曲，后脑勺扁平。他在某处工

作，薪金少得可怜，几乎连买烟草都不够用。他身上老是

带着蛋制香皂和石炭酸的气味，自以为是了不起的猎艳

家，说话的嗓门很高，一天到晚大惊小怪，讲起话来唾星

四溅。他喜欢打扮，对父母态度傲慢，不论见着哪个小姐，

总要对她说：“您多么纯朴啊！您应该常读文学作品才是！”

世界上他最喜爱的是他自己写出来的那笔字、《娱乐》杂

志、走起路来吱吱嘎嘎响的皮靴，不过，他最最喜爱的还

是他自己，特别是他陪着姑娘们闲坐，喝着加糖的茶，激

烈地否认魔鬼存在的时候他自己的那种神态。 

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和纳扎利耶夫先生就是这样的

两个人！ 

举行订婚典礼后，第二天早晨，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

从睡梦中醒来，就有一个厨娘来叫她到妈妈那儿去一趟。

妈妈躺在床上，对她作了如下的一番训诲： 

“你今天穿毛料的连衣裙干什么？今天满可以穿薄

纱的嘛。我脑袋好痛呀，痛得要命！昨天，秃头的丑八怪，

也就是你父亲，居然开了个玩笑。我才不赏识他那些荒唐

的玩笑呢。他端给我一个酒杯，里边不知盛着些什么东西。

‘你喝吧，’他说。我以为杯子里是酒，就一口气喝干了，

不料杯子里装的是酸醋和青鱼的油。这就是他开的玩笑，

醉醺醺的丑八怪！他，流口水的老东西，专叫人出洋相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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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昨天高高兴兴，也没哭一场，这可叫我大吃一惊，闹不

清是怎么回事。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莫非你拾到了钱还是怎

么的？我不懂！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因为就要离开爹娘的家

才高兴的。恐怕事情也真是这样吧。什么？爱情？这哪儿

谈得上什么爱情？ 

你根本就不是出于爱情而嫁给他的，无非是贪图他的

官品罢了！怎么，难道不是这样？没错儿，这是实情嘛。

我呢，我的孩子，我可不喜欢你那口子。他太高傲，自高

自大。你可得降伏他。什么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！过不上一

个月，你们就会打起架来：他就是那号人，你也是那号人。

只有姑娘家才喜欢结婚，其实结婚没什么好处。我自己就

经历过，我知道。你活下去，也总有一天会明白。你别把

身子这么转来转去，你就是不这么转动，我的头也已经够

晕的了。男人全是蠢货，跟他们一块儿生活可不很舒服呢。

你那口子，虽然把头抬得老高，其实也是个蠢货。你别太

顺着他，别样样事情都依他，也别太尊重他，千万千万。

遇事你该找你妈商量。 

不管出了点什么事，你就赶紧来找我。没有问过你妈，

你什么事也别办，上帝保佑你吧！丈夫出不了什么好主意，

不会教你干什么好事，老是只顾他自己的好处。这你得明

白！你父亲的话也别太听。你可别请父亲到你家里去住，

说不定你会一时糊涂⋯⋯冒冒失失请他去的。他去了，就

会一个劲儿地盘算你们。他就会一连多少天坐在你们家里

不走，可你们要他干什么用？他少不了跟你们要酒喝，吸

你丈夫的烟叶子。 

他虽说是你父亲，却是个行为不好、对人有害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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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这个坏心眼的家伙，相貌倒挺忠厚，可是他的心别提多

狡猾了！他会开口跟你们借钱，那你可别给他，因为他虽

是九品文官，却是个滑头，借了钱就不还。你听，他在哇

哇地嚷，他在叫你呢！那你到他那儿去吧，不过我刚才说

他的那些话，对别告诉他。要不然他马上就要缠住我不放，

这个基督徒里的混蛋，巴不得叫他挺了尸才好！趁我的心

脏还没出毛病，你就去吧！ 

⋯⋯你们这些冤家啊！我死了，你要记住我的话！殉

教徒呀！” 

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离开她的母亲，往爸爸的房间走

去。 

这时候，爸爸坐在床上，往他枕头上撒波斯粉。 

“我的女儿！”爸爸对她说。“你打算跟纳扎利耶夫先

生这样聪明的先生结成夫妇，我很高兴。我对这桩婚事很

高兴，完全赞成。你嫁给他吧，我的女儿，不用害怕！婚

姻是极其庄严的事，所以⋯⋯哎，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？

你好好生活，生儿养女，繁殖后代吧。求上帝赐福给你！

我⋯⋯我⋯⋯哭了。 

不过，流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人的眼泪是什么？无

非是懦弱的精神病学，如此而已！我的女儿，你要听我的

忠告！不要忘了你的双亲啊！对你来说，丈夫不如你的双

亲好，真的不如！丈夫所看中的只不过是你物质性的美丽

罢了，我们却喜欢你这整个人。你的丈夫看中你什么呢？

看中你的性格？看中你的善良？看中你的感情的表征？

不是的，小姐！他爱你是贪图你的陪嫁。要知道，我们给

你的陪嫁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可不是什么一文半文的钱，而



◆ 契 诃 夫 短 篇 小 说 选  ◆ 

─ 13 ─ 

 

是整整一千卢布！你得明白这一点！纳扎利耶夫先生是非

常好的先生，可是你尊敬他不要胜过尊敬你的父亲。他会

迷恋你，不过他不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。将来他少不了会。

不，还是不说为妙，我的女儿。 

你母亲的话呢，你要听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可是要当心。

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然而表里不一，思想放肆，为人轻浮，

装腔作势。她是个高尚而诚实的人，可是⋯⋯滚她的吧！

你的父亲，你生命的始作俑者，给你提出的这种忠告，她

就提不出来。你可别把她接到你家里去住。丈夫总是不喜

欢丈母娘的。 

我自己就不喜欢我的丈母娘，非常不喜欢，所以不止

一次斗胆在她的咖啡里撒上烧焦的软木塞粉末，结果闹出

了极其堂皇的奇观。少尉玖木布木本契科夫就为丈母娘受

过军事审判。 

难道你不记得这件事了？不过，当时你还没出世呢。

要紧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不管遇上什么事，你的父亲总

能出主意。 

这你得明白，你要专听你父亲一个人的话。还有，我

的女儿。 

⋯⋯欧洲文明在妇女阶级当中培养了反对派，她们认

为女人生孩子越多越糟。这是胡说！故事诗！父母生孩子

越多越好。 

可是，不对！不是这么回事！完全相反！我弄错了，

小宝贝儿。孩子越少才越好。这是我昨天在报章杂志上读

到的。一个姓马尔萨斯的人写了那么篇文章。对了。有人

坐马车来了。嘿！就是你的未婚夫！真是阔气呀，这个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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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鬼，调皮家伙！好一个男子汉！简直是个地道的瓦尔

特·司各特呢！去吧，小宝贝儿，你去招待他，趁这时候

我也好穿上衣服。” 

纳扎利耶夫先生坐着马车来了。他的未婚妻迎接他，

说道：“请坐，不要客气！” 

他两次把右脚的靴后跟碰响左脚的靴后跟，然后在未

婚妻身旁坐下来。 

“您过得好吗？”他用平素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开口

说。 

“您睡得怎么样？我呢，您要知道，可是通宵都没有

睡。我在读左拉的作品，同时心里想着您。您读过左拉吗？

真的没读过？哎呀呀！这简直是犯罪啊！那是一个文官借

给我看的。写得棒极了！我借给您读吧。啊！但愿您能看

懂才好！我体验到种种您从没体验过的感情！请容许我亲

一亲您！” 

纳扎利耶夫先生欠起身子，吻一下波德扎狄尔金娜姑

娘的下嘴唇。 

“您家里人都在哪儿？”他继续说，越发随便了。“我

得见一见他们。老实说，我有点生他们的气。他们把我骗

得好苦。 

您要注意。先前您爸爸告诉我说他是七品文官，可是

现在才弄明白，原来他不过是个九品文官罢了。嗯！难道

可以这样吗？其次⋯⋯他们本来答应给您一千五的陪嫁

钱，可是昨天您的妈妈对我说，我至多只能拿到一千。这

岂不是混帐？彻尔克斯人是渴血的民族，可是这样的事就

连他们也干不出来。我可不容许人家欺骗我！你什么事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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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干，可就是别碰我的自尊心和忘我精神！这不近人情！

这不合理！我是个老实人，所以不喜欢不老实的人！我这

个人什么都不计较，可就是别对我耍花招，别放冷箭，要

本着人的良心办事！ 

就是这么的！连他们的脸也那么土里土气！那算是什

么脸？简直不成其为脸！请您原谅我，反正我对他们生不

出亲戚的感情来。是啊，等我们结了婚，要好好管教他们。

那种称王称霸、蛮不讲理的作风，我可不喜欢！我虽然不

是怀疑主义者，也不是犬儒主义者，不过我毕竟也还受过

一点教育。我们要好好管教他们！我的父母早就对我服服

帖帖了。怎么，您已经喝过咖啡了？还没有？好，那我就

跟您一块儿喝它个痛快吧。您给我拿支纸烟来，我把我的

烟叶忘在家里了。” 

他的未婚妻走出去了。 

这是在婚前。至于婚后会怎么样，我想，那就不单是

先知和梦游者才能知道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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